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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219 年，东巡的秦始皇登临位于山东半
岛东南部的琅琊山。他在山顶远眺，面对浩瀚大
海，逸兴遄飞，命人修建琅琊台，勒石颂扬他统一
中国的功绩。这次巡行，秦始皇在琅琊台停留三个
月。而那方留存至今的琅琊刻石，不仅记下了“器
械一量，同书文字”的帝国伟业，更将“琅琊”二
字深深刻入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图谱。
　　事实上，琅琊台的地理意义远早于秦代。《山
海经》中“琅琊台在渤海间，琅琊之东”的记载，
暗示着这片土地在远古先民心中的神圣性。对以农
业为生的先民而言，临海的高台既是观测天象的天
然坐标，也是沟通人神的场所，这种原始的神圣
性，为后来的文化积淀埋下了伏笔。
　　到了公元前210 年三月，秦始皇派遣使者远逾
陇西，去往黄河的源头昆仑之地寻找长生不老的仙
药。这一年，他开启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巡，
长达9个月，行程近万里。传闻他在琅琊台与方士
徐福再度会面。
　　这期间，秦始皇都做了啥？在2024 年公布的
《里耶秦简（叁）》中，给我们提供了蛛丝马迹。
简12-1324 记述道：“琅琊献昆陯（仑）五杏药、
秋鰝及它□。”这条所载“五杏药”，极可能是秦
始皇所求的长生不老药。“秋鰝及它□”，研究者
关注较少，而它们也可能是琅琊所献的“奇物”。
“秋鰝”，或是海中的大虾。《尔雅·释鱼》：
“鰝，大鰕也。”郭璞注：“鰕大者，出海中，长
二三丈，须长数尺。今青州呼鰕鱼为鰝。”

　　秋鰝作为身长二三丈（注：秦汉时期，一丈约
为231 厘米）、须长数尺的罕见巨物，契合秦始皇
曾在“求药”诏书中要求“奇物”的特征，故被琅
琊作为贡品。不过这个巨物的尺寸可能有讹误。在
清代周煌所著《琉球国志略》第14卷中，异产有龙
头虾，作者的解释是：“一名鰝。大者一二尺，形
绝似龙。”这或许是比较合乎科学的说法。而“秋

鰝”与“五杏药”被并列贡纳，足见它们在求药体
系中是被官方认可的“良药”“奇药”。
　　至于五杏药为何物，是否和近期所发现的昆仑
刻石有关，当时如何从昆仑来到琅琊，药效如何，
跟徐福有多深的关系？这些谜团，还有待学者研
究。不可否认的是，秦始皇对琅琊的青睐，带来
“蝴蝶效应”：他下令“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
下”，将中原的百姓迁徙至此，既充实了当地人
口，也让中原文化与齐鲁文化、海洋文化在此交
融；他又命人修筑驰道，让琅琊与咸阳通过宽阔的
官道相连，政令、物资、军队可畅行无阻，使琅琊
从齐国的区域重镇，一跃成为秦帝国边陲的统治
中心。

　　随着都城的迁移，开阳也逐渐兴盛起来，今临
沂市境成为琅邪国的核心地域。献帝建安二十二年
（公元217 年），琅琊王刘熙因罪获诛，国除。这
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琅琊”作为地名，已和今临
沂市境深度绑定。此后，除衣冠南渡后侨置的南琅
琊郡外，不论琅琊为郡为国，都以今临沂市境为核
心地域，“琅琊”因此成为临沂的别称。直到清
代，还有临沂籍文人用“琅琊”代署自己的籍贯。
  公元317 年，建邺城内，南迁的北方士族拥立
琅琊王司马睿建立东晋。在这场影响深远的“衣冠
南渡”中，来自琅琊的王氏、颜氏、徐氏、诸葛
氏，相继携族过江。以王氏家族为例，他们虽然从
地理空间上逐渐远离琅琊故土，却在文化疆域中不
断将“琅琊”之意开拓。
　　琅琊王氏的崛起，始于东汉末年。王祥“卧冰求
鲤”的典故，既体现了儒家孝悌伦理，也暗示了这个
家族早期的社会声望。魏晋之际，王戎、王衍皆为
当时名士，将玄学清谈之风带入家族传统。这种兼
具儒学根基与玄学气质的文化品格，使琅琊王氏在
门阀制度兴起的时代占据了独特优势。永嘉之乱后，
王导、王敦兄弟辅佐司马睿定都建邺，不仅稳定了东
晋政局，更将琅琊的文化注入了江南土壤。
  在江南的土地上，“琅琊”之名通过侨置郡县
得以延续。为安置南迁流民，东晋朝廷在今天的南
京、常州一带设置了“南琅琊郡”，这种行政名称
的复制，本质上是文化记忆的移植。据《宋书·州
郡志》记载，南琅琊郡下辖临沂、阳都、即丘三
县，这些县名均源自北方琅琊国的故地。琅琊文化
流风回雪依然荡气回肠，王氏后世建之、闽之等墓志
可见都乡南仁里，居江南尤以“小琅琊”光耀门楣。
　　琅琊王氏对文化的重构，集中体现在书法艺术
与道家思想两个领域。王羲之的《兰亭序》被誉为“天
下第一行书”，其笔法中的飘逸洒脱，正是魏晋风度
的视觉呈现。这位出身琅琊王氏的书法家，将家族的
文化积淀与江南的山水灵气融为一体，创造出前所
未有的艺术境界。值得注意的是，《兰亭序》中“天朗
气清，惠风和畅”的意境，与琅琊台“东望大海，气象
万千”的自然环境有着精神上的呼应，这种跨越地理
的文化共鸣，展现了“琅琊”符号的强大生命力。
　　在思想领域，王弼的道家思想为“琅琊”文化
注入了哲学深度。这位年仅24岁便去世的思想家，
以《老子注》《周易注》构建了“贵无论”的理论
体系，将儒家伦理与道家思想熔于一炉。王弼的思
想不仅影响了魏晋时期的学术走向，更塑造了琅琊
王氏“儒道兼修”的文化品格。　　
　　南朝时期，琅琊王氏虽然政治影响力有所下
降，但文化传承从未中断。王僧虔的《书论》系统
总结了书法艺术的审美标准，王俭则在目录学领域
成就斐然，编纂《七志》推动了文献整理事业。这
些文化实践，使得“琅琊”之名超越了家族符号，成为
一个涵盖文学、艺术、思想的综合性文化标识。
　　正如《南史·王昙首传》所载：“王氏自太保
（王祥）以来，世有高名，冠冕不替。”这种“不
替”，不仅是家族声望的延续，背后更是“琅琊”
所承载的文化传统。
　　琅琊多个姓氏的衣冠南渡，不仅在江南土地上
延续并创新着北方文化传统，“琅琊”二字也完成
了从地域符号到文化符号的关键跃升。这种跃升的
核心，在于“琅琊”不再依附于特定的地理空间，而是
成为一种可以不断复制、持续生长的精神基因。

　　唐宋时，一地之名常常是州郡并称。此时的
“琅琊”文化，在审美转向的过程中形成了三个显
著特征：其一，从政治符号转向审美符号，琅琊台
的帝国记忆逐渐让位于琅琊山的山水情怀；其二，
从地域符号转向普世符号，“琅琊”不再局限于特
定区域，而是成为文人共同的精神寄托；其三，从
家族符号转向大众符号，琅琊王氏的门阀印记逐渐
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全民共享的文化遗产。这一转
变，使得“琅琊”文化获得了更广阔的传播空间和
更持久的生命力。
　　其中，宋代是“琅琊”文化审美转向的关键时
期。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环滁皆山也。其西
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
也”，将琅琊山的自然景观与文人的精神追求完美
结合，使“琅琊”成为山水审美与人文情怀的代名词。
值得注意的是，滁州的琅琊山与传统意义上的琅琊
故地并无直接地理关联，这种文化符号的借用，恰恰
体现了“琅琊”已成为超越地域的审美意象。
　　除了滁州琅琊山，宋代的“琅琊”文化还悄然
兴起于金石学中。赵明诚与李清照夫妇编撰的《金
石录》，收录了琅琊台刻石的研究，通过对历史文
物的考证，延续了“琅琊”的历史记忆。书中对秦
代琅琊刻石“字存者尚十三四”的记载，展现了宋
人对“琅琊”历史遗存的珍视。这种将文献考证与
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为“琅琊”文化的传
承提供了新的学术路径。

　　可惜的是，金灭北宋后，一般不再称郡名，琅
琊郡终于成为历史。昙花一现的是在民国时期，张
宗昌督鲁之后，曾于1925 年设琅琊道，统领旧沂州
府属县，仅两年多就又撤销。此后，临沂再无行政
区划以“琅琊”为名。
　　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琅琊台遗址的考古挖
掘，这份沉睡千年的历史遗产又焕发出新的光彩。
作为琅琊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琅琊台遗址自开展
系统性挖掘以来，不断有令人惊喜的发现。考古工
作者在这里清理出了秦汉时期的夯土台基、宫殿建
筑遗迹等重要遗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这不仅直
观印证了历史文献中关于琅琊台的记载，更让我们
得以真切触摸到琅琊文化在秦汉时期的繁荣景象。
  “琅琊”文化还在大众文化的浪潮中掀起巨
浪。近年来，电视剧《琅琊榜》以“琅琊”为名，构建了
一个充满权谋与忠义的虚构世界，虽然剧情与历史
上的“琅琊”并无直接关联，却成功借用了“琅琊”所
蕴含的文化意象，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在地方文化建设中，“琅琊”更是成为重要的
品牌资源。临沂建设“水韵琅琊”“琅琊古城”等
旅游综合体，深入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资源。青岛
以琅琊为主题，开发了“琅琊祭海节””“琅琊嗨
海季”等文旅项目。
  回首千年，从秦汉的刻石到唐宋的诗文，从南
迁的家族到当代的遗产，“琅琊”二字的文化旅
程，跨越了两千多年的时空。它的每一次迁移，都
是一次文化的重构，每一次升华，都是一次精神的
超越。在这个过程中，“琅琊”不仅见证了中华文
明的兴衰流转，更参与了文化基因的塑造与传承。
  当我们今天谈论“琅琊”，我们谈论的不仅是
一个历史地名，更是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承：它既有
山海交汇的开阔胸襟，又有诗书传家的人文情怀，
这种精神，在秦汉帝国的雄浑中奠基，在魏晋风度
的洒脱中淬炼，在唐宋诗文的雅致中升华，最终成
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何种因素促使刘京作出迁都的决定？文史专家
张同旭介绍，《后汉书·光武十王传》称刘京晚年
迁都开阳，是因莒城内存有西汉城阳景王刘章的祠
庙，“神灵示警”称宫中有诸多不便，但这一说法
破绽明显。
　　“景王祠在刘京抵达莒城时便已存在，为何居
此十八年间从未因神灵生事，偏偏晚年才出现示
警？”张同旭说，更为反常的是，刘京愿以琅琊国
的华、盖、南武阳、厚丘、赣榆五县，换取东海郡
的开阳、临沂两县，这种看似“亏本”的交易，与
《后汉书》所载其“骄宕”性格——— 例如永平年间
无功却坦然接受明帝增封的六县，悉数收下阴皇后
遗留的金宝财物，耗巨资将莒城宫殿修饰得金碧辉
煌还“数上诗赋领德”完全不符。
　　“真正推动刘京迁都的，是章帝时期暗流涌动
的政治局势。”张同旭说，刘京历经光武、明帝、
章帝三朝，前两朝因母亲阴皇后受宠，他在皇族中
地位优越。不过，章帝刘炟登基后，权力格局已然
改变，建初四年（公元79年），章帝立刘庆为皇太
子，同时调整诸王封地、任免重臣，展开了一次大
规模的权力与利益重新分配。此次调整虽未直接触
及刘京，却让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作为章帝的叔
父，已不再是新帝最亲近、最需倚重的皇族成员，
昔日“受宠殊异”的时代已然落幕。
　　更关键的是，琅琊国本身的优势此时已成为潜
在的“祸端”：东汉初期的琅琊国合并了西汉琅琊
郡与城阳国，再加上明帝增封的六县，地域辽阔、
赋税丰厚；而都城莒城更是军事重地。战国时乐毅
伐齐连下七十余城，唯独莒城与即墨久攻不下，王
莽时期赤眉军攻莒数月亦未克，再经刘京十八年修
筑，城防愈发坚固。
　　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深谙政治风
险的刘京早已看到，这时如果再拥有坚固的城墙，
肥沃的土地，必将让新皇寝食难安，于是他主动上
书章帝，愿以五县换两县，将都城从军事价值极
高、宫殿奢华的莒城，迁至当时尚属普通的开阳。
　　“刘京的迁都，看似是舍弃了优越的封地与都
城，实则是以退为进的自保之策。”张同旭说，刘
京通过主动削弱琅琊国的规模与军事优势，彻底打
消章帝的猜忌，在皇族权力斗争漩涡中安稳立足，
刘京这一决策背后的政治智慧，远非“神灵之说”
所能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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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史长河中，“琅琊”二

字，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名符

号，已洗练成中华文明中极具分量

的文化地标。它既承载着秦汉帝国

的雄浑气象，也孕育了魏晋风度的

文脉书香；既见证了海洋文明的扬

帆启航，也回响着唐诗宋词的千古

绝唱。

　　从东望大海的琅琊台，到东武

岗下的繁华古城；从莒国故城的宫

墙，再到五县换取的临沂；从南京

城郊的侨置郡县，再到安徽滁州的

琅琊山。“琅琊”之名在一次次远

征中星火燎原，在历史长河中不断

迁移、复制、升华，成为跨越地

域、贯通古今的文化标识。这一过

程，正是文化力量深度参与、持续

塑造的结果。

　　汉承秦制，琅琊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汉武帝曾
三次巡幸琅琊，在此祭祀天地，延续了秦代的政治
传统。元封五年，为加强统治，西汉设置十三州刺
史部，琅琊郡成为徐州刺史部下辖的重要部分，辖
境包括今天的山东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也恰在
此时，琅琊郡治发生了一次重要迁移。治所由琅琊
县迁至了东武（今山东诸城）。
　　《汉书·地理志》所记琅琊五十一县，首县已
为东武，这一变化标志着琅琊地区政治中心的转
移。而之所以会发生这次迁移，虽然史料上没有更
多的记载，但是自然灾害的频发应该是重要的因
素。在考古调查中，工作人员发现秦琅琊郡城（今
青岛琅琊镇驻地）距离古代海岸线很近，很容易遭
受海浸影响，另外郡城周围多山地或滩涂，粮食产
量可能不足以供给大量人口。
　　因此随着琅琊郡的进一步发展，紧邻的东武就
成了新治所的不二之选。这里地处内陆，是连接
齐、莒故地与苏北平原的重要节点。当时，郡治所
在需具备较强的粮食自给能力，以供养官吏、驻军
及附属人口。琅琊周边多为山地与盐碱滩涂，耕地
有限，粮食产量难以支撑一个大型行政中心。
　　而东武地处鲁东南平原，农业发达，交通便
利，能够更好地辐射和管理整个琅琊郡的广袤区
域。这次迁移，使得琅琊的政治影响力延伸至更广
阔的内陆地区，也为其后续的文化发展奠定了新的
基础。
　　诸城作为东武所在地，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成为琅琊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要枢纽，孕育
出独特的地域文化，在经学、文学等领域人才辈
出。两汉时期，东武学术开放，经学繁荣，一度成
为南北文化的交流中心。
　　东汉初年，琅琊地区的政治格局又迎来一次重
要变动。据《后汉书》所载，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五
年（公元39年），皇子刘京受封琅琊公，两年后进
爵为王，琅琊郡因而变为琅琊国。刘京实际到琅琊
就封已经是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 年）。到封地
后，刘京把国都从东武迁到了莒（今山东莒县一
带）。莒县历史悠久，夏为莒州，商为莒方国，周
为莒国，春秋时莒国便在今县城所在地建立莒国故
城，城垣以崇岭著称，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
重要的战略地位。　　
　　此次迁都，不仅是治所的迁移，更是琅琊地区
从西汉郡县制下的行政中心，向东汉宗室藩国体制
下的政治文化中心的转型。刘京就国莒城十八年，
大量人口、财富与资源汇聚于此，莒国故地的经济
日益繁荣；更重要的是，莒国文化与琅琊文化在此
碰撞融合，原本单一的地域文化，逐渐变得多元丰
富。在莒城走向鼎盛时，刘京却作出了一个令人费
解的决定——— 迁都开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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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琊台遗址出土秦代大型夔纹瓦当

琅琊台遗址出土秦代云纹瓦当

琅琊台上的秦始皇雕塑

琅琊刻石

琅琊古城夜景


